知识产权保护能否促进文化产业集聚？

——基于安徽省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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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对文化产业集聚的重要影响在互联网时代显得格外重要，但安徽省内的相关研究目前尚处于空缺状态。基于此，文章测度安徽省文化产业集聚水平，并研究了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科技创新水平、人力资本等因素对文化产业集聚的影响。结果表明：安徽省文化产业集聚在2005-2009年期间呈现上升态势，2009年达到最大集聚水平，2010年后有所回落，2014年相比于2013年有所回升；在控制科技、人才和宽容三项因素之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强有利于地区文化产业集聚程度的提高。这一结论对于政府部门制定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来促进文化产业集聚，进而推动安徽省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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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ol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to Cultural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the age of Internet. However,
there were no relevant research about this in Anhui Province. Therefore, this paper calculated the degree of Cultural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analyzed the role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uman capital as well as other factors to Cultural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gree of Cultural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in Anhui Province has presented a trend of increase from 2005 to 2009, coming to the maximum in 2009 and picked up in 2014 after a fall from 2010.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is beneficial to Cultural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in Anhui Province after controlling the effects of technology, talent and tolerance. This conclusion is meaningful for government to improve the degree of Cultural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develop Cultural Industry by making policie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in Anhu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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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经济近年来保持着快速增长，2009-2011年间的增速一度达到10% 以上。在如此迅猛的经济增速背景下，如何使得经济保持持续稳定的活力，成为当下急需解决的问题。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6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指出，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结构需要进一步加快调整，这意味着以知识为基础、以服务为手段的文化产业将持续成为国家经济新的增长点。文化产业不仅可以满足人们愈来愈浓厚的精神需求，还可以突破资源的瓶颈制约，从而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达到23940亿元，比同期GDP增速高出3.9个百分点。由于我国各地区发展文化产业的特色资源非常丰富，因此，文化产业集聚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全国各地区大力打造适合自身的文化产业园区带动产业发展，比如安徽省的芜湖方特欢乐世界、铜陵江南文化园、安庆五千年、黄山屯溪老街等。
文化产业的集聚化模式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近年来得到学术界各方的关注，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国内外学者对此的研究进步较快，代表性的有：理查德••弗罗里达提出著名的“3T理论”，即只有通过有效地利用技术（Technology）、人才（Talent）和宽容（Tolerance）才能够吸引创意人才的集聚，促进地区文化创意产业的高速发展[1]。Ron和 Michael以八个欧洲国家超过450个地区为样本对象，发现创意阶层集聚的地区劳动力增长、新企业的诞生速度更快[2]。戴钰实证得出了湖南省文化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主要是要素禀赋、市场需求、关联产业和政府支持四类[3]。张亨明在分析皖江城市带的文化创意产业空间集聚发展现状以及遇到的障碍因素基础上，提出皖江城市带的文化创意产业空间集聚推进模式和对策[4]。王猛和王有鑫以中国35个大中城市为样本，研究发现各因素对城市文化产业集聚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即产业结构、人力资本、产业政策促进了西部城市的文化产业集聚，产业多样化对东中部城市文化产业集聚有正向影响，而产业专业化抑制了东部城市的文化产业集聚、促进了中西部城市文化产业集聚，基础设施对城市文化产业集聚没有显著影响[5]。
近几年，知识产权作为重要的制度力量在增进世界创新中的关键作用日益显著，对于以知识驱动的文化产业尤其如此。但是，在已有的文献研究中，由于数据限制等原因，对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文化产业集聚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还不是很多[6,7]。本文正是基于此，以安徽省为例，研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文化产业集聚的影响。
2 主要变量和数据来源

2.1 产业集聚
1890年，Marshall在其著作《经济学原理》中第一次提出了“产业集聚”的概念，认为外部规模经济是产生集聚的动因[8]。这种外部经济性主要包括六个方面：知识、技能、信息和新思想的传播，专业化的劳动力市场，平衡劳动需求结构，辅助性工业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便利顾客。随后，相关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对产业集聚水平的测度方法主要延续传统制造业，有区位熵指数、空间基尼系数、赫芬达尔指数等[9-13]。
本研究以安徽省2005-2014这十年的文化产业增加值为基础，采用区位熵模型计算出产业集聚度。区位熵指数由Hagget首先提出并运用于区位分析中，用来衡量某一区域要素的空间分布情况，是指一个地区某一产业某项指标在本地区的比重与全国同一产业该项指标在全国的比重之比[14]，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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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的区位熵指数。因此，安徽省的文化产业区位熵指数等于安徽省的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安徽省GDP的比重与全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全国GDP的比重之比。当区位熵指数大于1，属于高水平集聚，文化产业的发展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当区位熵指数小于1，文化产业的发展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根据公式（1），我们计算出安徽省2005-2014年间的文化产业集聚度，如表1所示。
根据计算结果，安徽省文化产业在近十年来发展较为良好，除2005年外，增加值在GDP中的比例都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2005-2009年持续上升，2009年达到最大集聚水平，2010年后有所回落，2014年相比于2013年有所回升。

表1 安徽省2005-2014年文化产业集聚度
	
	安徽省文化产业增加值（亿元）
	安徽省GDP（亿元）
	全国文化产业增加值

（亿元）
	全国GDP

（亿元）
	区位熵

	2005
	119.80
	5350.17
	4253
	185895.8
	0.9787

	2006
	153.07
	6112.5
	5123
	217656.6
	1.0639

	2007
	198.00
	7360.92
	6455
	268019.4
	1.1169

	2008
	260.00
	8851.66
	7166
	316751.7
	1.2983

	2009
	364.00
	10062.82
	8786
	345619.2
	1.4229

	2010
	454.00
	12359.33
	11052
	408903
	1.3591

	2011
	562.96
	15300.65
	13479
	484123.5
	1.3215

	2012
	713.57
	17212.05
	18071
	534123
	1.2254

	2013
	844.95
	19038.87
	21351
	588018.8
	1.2223

	2014
	970.00
	20848.75
	23940
	636138.7
	1.2363


数据来源：《2015安徽省统计年鉴》和《2015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年鉴》
2.2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1990年，Rapp和Rozek最早量化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简记为IPR），即衡量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RR指数[15]。1997年，Ginarte和Park在此基础之上，把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划分为5个类别，并规定每类分值为各度量指标的算术平均数，其分值在0~1之间，最后对五类指标的得分求算术平均数，提出了一种更为深入的度量方法[16]。到了2000年，Ostergard和Robert开创性地提出从一国知识产权立法和执法两个层面来测度实际保护水平[17]。国内学者同样认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即知识产权立法层面与执法层面[18,19]。许春明研究发现，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保护强度已经完全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19]。事实上，对于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而言，具有相同立法强度，即我国各个地区之间在立法层面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这意味着，对我国而言，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差别主要体现在执法层面，安徽省亦如此。
因此，本研究釆用国内学者的方法，从司法保护水平、行政保护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公众意识和社会监督机制五个方面构建知识产权执法强度指标来体现其保护力度[19]。虽然目前这五方面指标体系主要用于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执法强度的分析，本文将其应用于安徽省进行测度，其原理是相同的，同样可以考察一个地区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强度。司法保护水平采用律师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当一个地区的律师人数达到万分之五时，该地区司法保护水平已到了较高的水平，“律师比例”的分值为1；当律师占总人口的比例小于万分之五时，“律师比例”的分值等于实际的比例除以万分之五。行政保护水平采用立法时间来衡量，当立法时间达到或超过100年时，“立法时间”的分值为1；当立法时间小于100年时，“立法时间”的分值等于实际立法时间除以100，安徽省的立法时间同国家一致，自1954年起。经济发展水平采用“人均GDP”作为度量指标，当人均GDP达到或超过2000美元时，“人均GDP”的分值为1；当人均GDP小于2000美元时，“人均GDP”的分值等于实际人均GDP除以2000。社会公众意识采用“成人识字率”来度量，当“成人识字率”达到或超过95%时，“成人识字率”分值为1；当“成人识字率”小于95%时，“成人识字率”分值为实际的比例除以95%。社会监督机制采用是否加入WTO来衡量，若一个地区所在国家是WTO成员，则“WTO成员地区”的分值为1；否则为0，我国在研究期间已经是WTO成员国，故该项安徽省得分为1。根据Ostergard和Robert的计算方法，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值为这五个指标得分的算术平均值，介于0到1之间，0表示法律规定的知识产权保护条款完全没有执行，1表示法律规定的知识产权保护条款被全部执行。基于此，我们依据《2015安徽省统计年鉴》和《2015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得出了2005-2014年间安徽省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以备后续研究。
3 模型设定及回归

3.1 研究假设
根据马歇尔的外部性理论和文化产业的知识属性，我们虽然可以从理论层面理解知识产权保护对文化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但实际的影响究竟如何还需要接受实证的检验。黄蓉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可以促进地区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的聚集[20]，张洁、凌超和郁义鸿的研究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对电影行业的消费具有刺激作用，从而增加其产值集聚[21]。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对安徽省的文化产业集聚具有正向影响。
根据理查德••弗罗里达的“3T理论”[1]，我们知道技术（Technology）、人才（Talent）和宽容（Tolerance）能够为某个地区吸引创意人才提供必备的条件，促进地区文化创意产业的高速发展。徐谷波、董克和汪涛以三种专利申请授权量作为技术创新指标研究了文化创意产业集聚、技术创新及经济增长三者间的互动作用[22]，本文予以借鉴。由于我国人力资本数据的限制，本文借鉴国外学者Heckman的做法，用高校学生数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进行相关研究[23]。杨凤鸣提出宽容的内涵就是一个城市或区域对于文化多元性的接纳度和包容性，可以以地区文化多元性来判断[24]。地区文化的多元性不仅包括历史文化资源的丰富性，而且包括人口流动带来的文化交融。根据黄永兴和徐鹏以及江瑶和高长春的研究，选取世界文化自然遗产、世界文化遗产、历史文化名城、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5个指标，进行主成分回归，将主成分得分大于0的省份归为历史文化资源禀赋优势省份，安徽省被划分为文化资源禀赋劣势省份[25,26]。这在本研究期间内不变，故对历史文化多元性不进行考虑，只以流动人口衡量安徽省的宽容度。因此，本文增设三个控制变量，提出如下假设：
H2 科技创新水平对安徽省的文化产业集聚具有正向影响。
H3 人力资本对安徽省的文化产业集聚具有正向影响。
H4 宽容程度对安徽省的文化产业集聚具有正向影响。
3.2 模型设定
本研究利用回归分析方法建立数学模型，考察安徽省2005-2014年间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对文化产业集聚程度的影响情况，设定的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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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mage: image30.png]


表示文化产业集聚程度，[image: image32.png]IPR



表示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image: image34.png]Technology



、[image: image36.png]Talent



和[image: image38.png]Tolerance



为控制变量：[image: image40.png]Technology



表示科技创新水平、[image: image42.png]Talent



表示人力资本、[image: image44.png]Tolerance



表示地区宽容程度。基于已有的研究，由于被解释变量“区位熵”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故选取三种专利授权量增长率衡量科技创新水平、普通高等院校在校学生数增长率衡量人力资本、流动人口变化率衡量宽容程度。各主要经济变量的统计描述见表2。
表2 主要经济变量的统计描述
	变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LQ
	0.9787 
	1.4229 
	1.2245 
	0.1375 

	IPR
	0.6029 
	0.7563 
	0.7064 
	0.0538 

	Technology
	-0.0096 
	1.0410 
	0.4485 
	0.3821 

	Talent
	0.0295
	0.1344
	0.0676
	0.0355

	Tolerance
	-0.6953 
	0.0512 
	-0.1548 
	0.2199 


数据来源：《2015安徽省统计年鉴》
3.3 回归结果
采用SPSS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回归结果
	
	待定系数
	T统计量
	P值

	Constant
	-1.352
	-1.082
	0.329

	IPR
	3.346
	7.694
	0.001***

	Technology
	0.149
	3.496
	0.013**

	Talent
	1.187
	5.929
	0.002***

	Tolerance
	0.099
	2.065
	0.094*

	R方
	0.882

	F统计量
	13.774

(0.007)***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水平。
根据表3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对文化产业集聚具有正向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控制了科技、人才和宽容三项因素之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越强，文化产业集聚程度越高。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每增长1%，安徽省文化产业集聚度就会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提高3.346个百分点，即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对文化产业集聚具有正向影响。结论与此前大多数研究相一致[20,27]，但大多集中于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关于中部地区研究较少，本文的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对此进行了补充。本文并不是选取文化产业中的某一个行业，这对于整体上把握知识产权保护对安徽省文化产业集聚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此外，本文也没有以某一项指标，如以互联网的普及程度[28]来代替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使得结论更加接近实际。
第二，“3T因素”对文化产业集聚具有正向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科技创新水平、人力资本和宽容程度对安徽省文化产业集聚具有正向影响，这符合开始的预期。文化产业是以知识和文化为本质特征，运用创新思维，借助科技手段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产业。产业属性决定了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会提升地区创新氛围，进而促进文化产业集聚程度的增大。人才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根本，没有人力资本的运作，再好的文化资源也不能转化成产业。人力资本是三项控制变量中最为显著的一项，对安徽省文化产业集聚起到有效的推动作用。一个地区的宽容度是对多元事物的接纳程度，从现实角度看，越是包容性强的地区，才越能源源不断地注入新鲜血液为自己所用。但可能由于所选指标不是十分恰当的原因，宽容程度对文化产业集聚的正向作用显著性相比于其他变量略低，还有待进一步的修正和完善。
4 结论和政策启示
文化产业是未来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是支柱型的产业。文化产业在经历了政府引导的文化事业、事业单位转为企业的两个阶段后，结合当下的“互联网+”背景，文化产业将迎来更高的发展阶段。然而，互联网作为一种快捷方便的沟通手段，在为文化产业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危机。这种危机就是知识产权的快速传播，由于文化产业的知识属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在互联网时代显得格外重要。
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背景，以安徽省2005-2014十年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采用区位熵模型和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对文化产业集聚的影响机制。所得结果表明，在控制科技、人才和宽容三项因素之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强有利于地区文化产业集聚程度的提高。这一结论对于更深入地辨识文化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通过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推进来促进文化产业集聚，进而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除此之外，本研究还进一步证实了查德••弗罗里达的“3T理论”对文化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
    本研究给我们的启示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作为引领国民经济的文化产业在未来进一步的发展，必须注重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建设，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基于知识产权立法的愈来愈完善，执法层面需要进一步跟上，只有二者相互结合，才能保证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不断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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